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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已经有40种文字版本，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2018年10月24日





甘肃金昌市78岁石胜荷被诬判三年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四日，七十八岁的石胜荷女士在甘肃省金昌市金建里十号区菜市场买生活用品使用真相币付款时，被金川公司龙首分


局的警察代宝吉跟踪绑架，并抄家。拿着非法搜出的钥匙，代宝吉和七、八位警察、协警，在没有搜查令及法律文书，没有家人亲属、邻居做旁证的情况下，在石胜荷仍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警察私自打开石胜荷的家门（当时家中没有人），非法抄家，所谓扣押清单中罗列了光盘、传单等一堆，但是见证人的签名：曾某某和田永刚，既不是石胜荷的亲人和亲属，也不是邻居，可能是当时参与抄家的警察签的名。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石胜荷被永昌县检察院起诉，后被取保候审。


石胜荷老人的老伴已去世，现一人居住。永昌县（离金昌市约七十公里）法院、检察院人员多次到石胜荷家中骚扰。


二零一八年八月初，法院、检察院人员又到石胜荷老人家中说：让她坐车去永昌的法院要给她开庭；老人家说：我又没干坏事，我哪也不去。


二零一八年八月的一天早上，石胜荷家中来了七、八人，他们说是永昌县法院和检察院的，还有医生、律师；先给她检查身体，然后宣布在家给老人非法开庭，最后给石胜荷老人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还让石胜荷老人签字，石胜荷拒绝签字。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律师王永生拿着永昌县检察院永检公诉刑诉（2018）21号起诉判决书送到石胜荷老人家中。


二零一八年十月中旬金昌市金川区司法局人员又来到石胜荷老人家骚扰，老人家未给开门。他们在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让老人家十月十八日前带身份证和1寸照片3张到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办报到。


在中共对法轮功已逾十九年的迫害中，石胜荷老人多次被非法抄家、骚扰。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家被抄后，由新华路派出所的张某、周某绑架到金昌市看守所非法拘禁三十五天后释放。二零零八年，三个法轮功学员（石胜荷、李玉珍、毛姓老太太、）粘贴真相不干胶时，被国保大队警察李叙和跟踪抓捕、抄家◇





石胜荷





王有江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九月下旬，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给律师电话说，近期可能要对袁秀英和王雄珍进行非法开庭。


袁秀英女士，现年五十岁，大学本科学历，原兰州民百集团职工，曾患有严重乙肝，脸色蜡黄，走路无力，上不了楼，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一九九六年九月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不久身体好了，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十八年中，她被无理开除公职，被非法拘留两次，非法抄家三次，被无数次所谓回访，私人信件被非法拦截和查阅。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早晨，袁秀英被兰州城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苏俊东带人从家中劫持，被非法关押于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三队至今。二零一七年年底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三队大队长李莉对袁秀英实施大铐——手铐、脚镣串在一起，长达九天九夜，在看守所警察上大铐的过程中致使胸椎骨折。









































王雄珍女士，现年六十一岁，家住兰州市七里河区杨家桥兰电小区，认识的人都公认：她是个开朗、善良、处处考虑别人的好人。王雄珍原来患有肾盂肾炎、贫血等疾病，常被病痛折磨得心灰意冷。一九九六年王雄珍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


王雄珍修炼法轮功多年，邻居们都愿意跟她来往：需要帮忙时找她；有心里解不开的疙瘩还找她。她总是对上门的姐妹们热情招待，虽然家庭经济因邪党迫害很拮据，待人却大方、实在，特别有耐心，深受街坊邻居们的敬重和喜爱。


这场由江泽民发起的残酷迫害中，王雄珍被勒索钱财、非法拘禁、经常被骚扰迫害。由于恐怖的压力，王雄珍的丈夫胡培成积忧成疾，终于于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离世。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转下页）（接上页）早晨，兰州市城关分局、七里河分局杨家桥派出所、社区人员共十几人，开两辆警车，强行把王雄珍门撬开，将王雄珍劫持，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同时将家中的部份私人物品拉走。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法轮功学员王雄珍、袁秀英被城关区公安局非法拘留，关押于兰州市第一看守所。七月二十一日，城关区检察院对王雄珍、袁秀英非法逮捕。八月底，城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把构陷袁秀英和王雄珍的案件送到城关区检察院，九月二十六日被退回，十月二十四日城关分局又将构陷案卷移送到检察院。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袁秀英、王雄珍被勾线到法院。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大镣





截至2018年10月25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1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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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明慧网】我叫李秀兰，女，七十四岁，兰州市河口二十一冶机修厂退休职工，一九九七年底为了祛病健身修炼了法轮大法。炼功学法后，受益无穷，不仅多年看不好的病不翼而飞，而且道德也升华了，人也乐观了，和老伴吵了半辈子的架再也不吵了，家庭也和睦了，一家人其乐融融。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先后三次进京上访，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为大法说公道话。我三次都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在兰州市城关区桃树坪拘留所。回到家中也不得安宁，当地派出所和我的工作单位经常派人到家里来骚扰，逼我写放弃信仰的保证，后来又要送我到洗脑班迫害，我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间我被迫搬了十次家。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三日，我取真相资料时被兰州市城关分局的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八个月。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兰州市城关法院对我和金俊梅、岳丁香等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当场没有宣判结果。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兰州市城关法院人员金济勇到兰州市第一看守告诉我被非法判刑七年。在第一看守所我得了疥疮。


二零零九年元月我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在那里受尽了种种欺侮。那里根本没把我当老人对待。强行“转化”，不让我睡觉、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不让说话。经常罚站、罚蹲、罚干活，拳打脚踢，扇耳光、往脸上吐痰、抓起头发往墙上撞等等都是家常便饭。


包夹我的第一个人是经济犯辛丽荣。因为我年纪大，不会干活，经常挨打，有一次她用拳头将我的胸部打的都半个月了出气还疼，睡觉疼得翻不了身。还有一次辛丽荣踢我的腿，膝盖都被踢肿了鼓起一个大包，很多天无法走路也蹲不下来。有一段时间因没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她就打我的脸，眼睛也打肿了，肿到睁不开。我对她说：你把我打瞎我就不用写思想汇报了。她才打得慢些了。晚上写不完思想汇报不让睡觉，早上不让洗脸，我要偷偷洗了，她们就逼着我喝洗脸水，衣服也不让洗，被子叠的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就逼我抱着被子到大厅去“学习”。平时辛丽荣吃不完的饭菜就倒给我，逼着我吃。星期天休息时她躺在床上，让我把米饭弄碎帮她美容。


二零一零年，犯人吴金凤包夹我。她经常敲诈我，让我给她买东西吃。我的用品食物她随便拿，我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没用的没穿的了她还说是我弄丢的。还经常不让我洗澡。以前那些包夹犯人打人动作大动静也大，她是不哼不哈掐我的嘴、脸、腿、胳膊，用脚踩我的脚。还经常把我拉到厕所里打。


二零一一年，犯人支英开始包夹我，表面看她对我还挺好，背地里狠命整我，写思想汇报不符合她们要求时。就拿铁尺子打我的手。还逼着我脱掉自己的鞋子打自己的嘴。也是把我的东西当成她的一样用。每次去小卖部买东西由她选择，我掏钱。只要有好吃的都要给她买上。当狱警知道了这些事后，她就打我，有一次她报复我罚站几个小时，我都站晕了，直接栽倒在地上，她们还说我是装的。


第四个包夹犯人叫陈丽，二十出头的年纪，我成了她的出气筒，她几乎天天打我。扇嘴巴子、用脚使劲踹、揪着头发往墙上撞都是经常事。有一次被陈丽抓住头发，将头塞到了桌子的抽屉里。大冬天不让我用热水，还经常逼着我吃药。狱警逼着我写思想汇报，不符合她们要求就写到深夜，陈丽要睡觉，我写字的纸一响她就打我，写不完她也打我，每天都在打。打完还让我给她洗衣服，我的衣服泡在水里不让洗。还经常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我一个六十多岁能当她奶奶的人，她能把我打到无法走路。她经常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致使我的头一直是木的。我自己不记得了，可是别人说有一段时间我自说自笑，精神都不正常了。


监狱里是有摄像头的，陈丽肆无忌惮的打我，狱警能都看见，她们打人，狱警不管。看实在说不过去了，狱警怕出人命，怕担责任，怕牵连到自己，才出来做作秀装好人，好象还主持了公道，去收拾穷凶极恶之徒。比如有一次在大厅“学习”时我没有通过陈丽向发药的犯人要了一个小药瓶准备装盐，陈丽为此又对我大打出手。让狱警丁海燕看见了，把陈丽叫到办公室打了两耳光。陈丽回来后气急败坏的说了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被别人打过脸，今天打了我两耳光，脸都打肿了。其实都是队长让我们折磨你们的。”


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女子监狱的六年里，我身心备受摧残，体重从一百三十斤降到九十斤，身上经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就没好过。精神上更受到极大的摧残，真的生不如死，不堪回首，那真是地狱般的生活。◇





中共酷刑：吊拷





酷刑演示：坐老虎凳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 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